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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成功塑造了诸葛亮非凡的艺术形象，“空
城计”成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最经典的情节之一，
后世对此曾有别有意味的解读和再创造。传统京剧
《失·空·斩》、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 甚至 2000
年的动画片《三国演义》等都曾以各自的方式对这
一故事给予了传承与变异相结合的演绎。 不可否
认，《三国演义》之《空城计》文本是后世其他艺术形
式的极好源头和蓝本，但在这些艺术化的接受和创
造过程中，又依托其各自的艺术形式，对原故事进
行了某种超越，同时也囿于其自身的限定而显示出
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仅以京剧《空城计》中的经典唱
段、电视剧《三国演义》之相关片段为例，谈《空城
计》 古老的故事文本在后世的接受和发展流变，以
期揭示出传统文本获得新的艺术活力之途径。

一、小说文本的艺术真实
小说文本主要是以语言描述的方式向读者传

递丰富信息的。周先慎指出：“小说通过对人物的活
动，包括言语、行为、人物关系等等多种生活形态的
描写， 更深入地写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性格，
并由此而揭示出丰富的社会内容。 ”①落实到《三国
演义》文本中，当听闻魏军即将到达西城的千钧一
发之际，小说通过对诸葛亮的一系列准确、形象的
描写，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指挥若定，胸有成竹的诸
葛亮形象。同时又通过“披鹤氅，戴纶巾，焚香操琴”
的肖像和动作刻画，使充满智慧，挥洒自如的诸葛
亮形象跃然纸上。 在紧张凝重的情节推进中，作者

安排了几次诸葛亮的“笑”，即来到城楼之上的“笑
容可掬”；看到魏军退去后的“抚掌大笑”；为众人解
说退敌玄机后的“拍手大笑”。 通过这些细节描写，
刻画了诸葛亮的临危不乱、泰然处之，潇洒自如地
退去司马懿大军的非凡智谋。 作为三国故事中的
“智绝”，诸葛亮的形象就是智慧的化身，所以有学
者指出：“《三国演义》是一曲人才智慧的颂歌，不仅
为知识分子唱了一曲扬眉吐气的赞歌，还展现了浓
郁书卷气的才情智慧之美。 ” ②由此可见，《三国演
义》不惜笔墨对诸葛亮在《空城计》中的诸种描写生
动地塑造了人物的“神”———大智大勇。而司马懿因
其疑心过重而失去获胜机会，也成为了诸葛亮形象
的绝好衬托。

当然，如果以现实的眼光来审视这段堪称经典
的智谋故事，很容易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不合逻辑
之处。正如易中天在《易中天 <品三国 >》中所论述
的：“这个故事不是事实，也不合逻辑。第一，司马懿
不敢进攻，无非是害怕城中有埋伏。那么，派一队侦
察兵去看看，行不行？ 第二，司马懿”果见孔明坐于
城楼之上，笑容可掬“，距离应该不算太远，那么，派
一个神箭手把诸葛亮射下城楼，来他个“擒贼先擒
王”，行不行？第三，按照郭冲的说法，当时司马懿的
军队有二十万人，诸葛亮只有一万人，按照《三国演
义》的说法，当时司马懿的军队有十五万人，诸葛亮
只有二千五百人。 总之是敌众我寡（原文如此），那
么，围他三天，围而不打，行不行？ 何至于掉头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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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③易中天的分析确有道理，如果能够回到那个
古战场，以司马懿的指挥能力确实能够以最简便的
办法轻而易举地就攻入那座空城，而诸葛亮的诸般
妙计也就全部落空。 但读者也要注意到，这是按照
生活真实、生活逻辑而得出的结论。但是，作为小说
这种追求艺术真实的文学体裁，拘泥于逻辑的真实
反而是蹩脚的。 作家是决计不会采用这样的方式，
同样读者也决计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因为在
读者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已成定式，任何有损于形象
塑造的方式都是难以接受的。 可以想见，作者罗贯
中当初在创作的时候也可能考虑到上述易中天的
逻辑分析，但是他有意无意地把这个“事实”忽略
了，遵循了中国古典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的“遗貌
得神”笔法。也即，优秀的小说家往往会舍弃一些次
要的、非本质的东西，甚至还不惜违背一些生活的
常态、常理，以不形似或不完全形似来换取艺术表
现上的神似，来创造一种艺术的真实。

二、电视剧对小说文本的再创造
对《空城计》故事再创造，比较成功的要数 94

版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 电视剧“表现手法灵
活，能充分运用先进的电子技术，融合各种艺术形
式，富于创新能力”。④确实，小说文本中许多未能表
现的宏大场面和人物细节都可以通过电视画面的
方式呈现出来，比如电视剧《三国演义》就通过蒙太
奇手法、演员的独具特色的表演以及极具感染力的
音乐旋律等， 直接地再现了战争场景和人物故事。
这在空城计一集中尤其突出，它以蒙太奇的艺术手
法，一边是司马的大军步步紧逼，层层压进；一边是
诸葛亮手捧古琴拾级而上，画面交替出现，参差错
落，较好地营造了紧张的气氛，让观众有非常真实
的现场感，这是小说文本不能实现的。并且，电视剧
在基本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还做了许多有益的尝
试，大胆地对小说文本进行了改编或创造，进一步
丰富了小说的情节。 对此，布鲁克斯就指出：“小说
和电影叙述故事的手段迥然不同。除非把书放在摄
影机前，一页一页地拍下来，否则，任何风格的小说
在改编时，都必须改头换面。”这在《空城计》拍摄中
表现得尤为出色。比如它加入了一个“掷扇触琴”的
情节：在司马懿大军压境，城内空虚，岌岌可危的时
候，诸葛亮一时间也一筹莫展。偶然间，诸葛亮烦心
地把自己手中的羽扇扔到一旁， 刚好碰到了琴弦
上。 由此，诸葛亮心机一转，想出了空城退敌的妙
计。这个环节在原作中是没有的，是颇具创意的。通
过这一细节，电视剧解决了《空城计》的源头问题，
把它解释成一次灵感所致的顿悟，这比原作中似乎

计策早就藏于诸葛胸中的情形更为真实。
此外， 电视剧还充分运用了一系列的特写镜

头，尤其是对人物肖像的特写更是填补了小说情节
的空白，也更生动表现了人物复杂的心理世界。 剧
中演员独具特色的表演是其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发
展的重要手段。唐国强和魏宗万两位演技精湛的演
员，在认真研读原著、仔细揣摩人物特点的基础上，
把诸葛亮和司马懿这两位空城计的主角演绎得淋
漓尽致。 电视剧运用近景脸部大特写镜头，展现了
司马懿内心的焦虑多疑，也展现了诸葛亮的泰然自
若。 值得一提的是，电视剧安排了这样的一个特写
镜头：在与司马懿进行琴音博弈之时，诸葛亮的额
头上已经汗涔涔了，突出了诸葛亮在这场心理战中
的紧张情绪。同时在结尾又设计了一个让诸葛的琴
弦断裂的细节，把诸葛内心的极度紧张表现得更加
逼真，既突出了当时紧张的氛围，也突出了情势的
凶险。 这似乎和小说文本中那个临危不乱、泰然处
之、潇洒自如地退了司马懿的大军的诸葛亮有很大
的落差。 然而，这其实正是电视剧遵循生活逻辑的
创造，并未削弱诸葛亮的形象，把诸葛亮还原成了
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更真实、亲切，更具典型性。

剧情的结尾处，电视剧又让司马懿对诸葛亮琴
音进行品评：“心乱则音噪，心静则音纯；心慌则音
误，心泰则音清”，也从侧面烘托了诸葛亮强大的心
理控制力， 以此表现出诸葛亮超人的智谋和胆识。
同时电视剧关于布置城外的“洒扫”情节也独具匠
心。 原著中是这样描写的：“城门内外，有二十余百
姓，低头洒扫，傍若无人。 ”而到了电视剧中则创造
性地改变了这一情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百姓驱赶
着一大群羊从城门中走出，进而是一个牵牛的百姓
自然而出，这富于生活气息的场景让司马懿目瞪口
呆，也更加突出了诸葛亮足智多谋。
总之，电视剧中的《空城计》充分展现了影视艺

术的魅力，影视诸多艺术表现方法的运用，使《空城
计》获得多方面的突破。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影视艺
术的表现形式有它固有的“确定性”，即呈现在观众
面前的诸葛亮是一个经过种种范型定位、具体化了
的人物形象，而小说艺术形象则是“不确定的”，因
而给读者留下了更大的空间，而这正是小说文本的
长处，也正是影视艺术的“短板”。

三、京剧表演对小说文本的生发
传统京剧在演绎《空城计》故事时，很好地发扬

了京剧舞台剧的艺术优势， 即利用丰富的舞台布
景、华美而内蕴丰富的唱腔、突出人物特征的服饰
以及极具表现力的表情动作等演绎了一出有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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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空城计》。京剧表演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虚拟性
和程式化。 而司马懿大军兵临城下，诸葛亮在城头
抚琴，这种无论在小说文本中还是电视剧语言中都
有一定空间距离的场景在京剧表演的舞台上却被
缩小了，如戈宝林所指出的，它“突破了生活真实的
局限，将诸葛亮同司马懿拉近了距离，通过对唱与
对口，将两人的举动和心态十分形象地表现在观众
面前”。 ⑤在现实的两军对垒时，双方主将是不可能
看清对方相貌的，更不可能隔空对话。 而在京剧的
舞台上，则充分运用了虚拟化的特别方法，在舞台
的城楼上的诸葛亮与司马懿近在咫尺，可以非常容
易地看到双方的表演，听到两人的对话。

京剧《空城计》在诸葛亮的唱腔设计上是花费
了一番心思的，通过唱腔，可以把诸葛亮内心活动
非常直接地表现来，如“我用兵数十年从来谨慎，错
用了小马谡无用之人。无奈何使空城计我的心神不
定”，把诸葛亮内心的焦虑和无奈和盘托出，让观众
非常直接地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 再如“西城地原
本是咽喉路径， 我城内早埋伏十万神兵”，“叫老军
扫街道把宽心放稳”， 鲜活地表现出诸葛亮在内心
倍感紧张的军士面前的淡定从容。 而“退司马保空
城全仗此琴”， 则更突出地表现出诸葛亮的胸有成
竹。

以京剧《空城计》中经典的西皮慢板“我本是卧
龙岗上散淡的人”和西皮二六“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为例，仔细品味京剧是怎样利用声腔来表现人物内
心活动的。西皮慢板曲调抒情、优美，常用做戏中的
重点唱段。 在“我本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唱段中，
诸葛亮信心满满地独白：“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凭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 先帝爷下南阳御驾三请，
算就了汉家业鼎足三分。 官封到武乡侯执掌帅印，
东西征南北剿博古通今！ ”无比自豪的总结了自己
辅佐刘备、南征北战、屡立奇功的人生经历。在表现
自己自信的同时，也让对手司马懿心头一震，犯起
嘀咕。在西皮二六中，诸葛亮则直接与司马懿对话：
“你连得三城多侥幸，贪而无厌又夺我的西城。诸葛
亮在敌楼把驾等，等候了司马到此谈、谈谈心。西城
的街道打扫净，预备着司马好屯兵。 诸葛亮无有别
的敬，早预备羊羔美酒犒赏你的三军。 你到此就该
把城进，为什么犹疑不定进退两难，为的是何情？左
右琴童人两个，我是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 你不要
胡思乱想心不定，来，来，来，请上城来听我抚琴
……” 诸葛亮如叙家常般地告知城中毫无戒备，欢
迎司马懿入城，欢饮听琴，还真诚地劝说司马不要
有疑心，大胆地进入空城。 这些看似自如的对话却

像重锤打击着司马懿的心理防线， 使其不敢进城。
并且诸葛亮多次提出让司马懿聆听自己的琴音：
“我面前缺少个知音的人”（西皮慢板），“来，来，来，
请上城来听我抚琴……”越是热情地邀请越是让对
手满心狐疑。通过这样的唱腔道白，把一个洒脱、睿
智的诸葛亮形象鲜活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这些处
理在小说文本和电视剧表演中是很难体现出来的，
所以笔者认为京剧《空城计》在以声腔来表现人物
心理、塑造人物方面是对小说文本的巨大突破。

此外，京剧《空城计》通过脸谱、服饰等一系列
程式化的形式，也逼真地表现出了人物的特点。 如
诸葛亮身披八卦仙衣服，手拿羽扇的儒雅造型就有
利于表现其自如洒脱、仙风道骨和超群的智慧。 陈
幼韩在《戏曲表演美学探索》中指出：“中国戏曲可
能是现实主义戏曲领域里最重含蓄、最重想象和最
臻于完美成熟的写意表演艺术体系。 ”京剧《空城
计》正是借重这种虚拟化、程式化的艺术形式，为观
众展现了唯美的“空城计”。但也必须看到，“尺有所
短，寸有所长”，京剧这种侧重想象的艺术形式让故
事本身带有很多理想主义的色彩，这不能不说是对
相对写实的小说文本的一种虚化的解读，很难达到
小说文本影视艺术的直观、真实的境界。

通过对“空城计”不同艺术形式的研究，不难发
现，小说文本以其特有的洗练的笔法，以“遗貌得
神”的方式刻画了一个用兵如神、胸有成竹的诸葛
亮形象，但在细节描写和人物的心理刻画方面却存
在着不足。 电视剧则借重其特有的表现形式，丰富
了小说文本中的细节，使故事情节更丰满，人物形
象更突出。 而京剧则以其特有的虚拟化、程式化的
特点，借助唱腔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对这场
心理战进行了细腻的解读。可以说三种艺术形式各
有千秋，各有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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